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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
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
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
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
图文结合。

征 稿

王潜刚（1872—1947），字饶生，号度公，晚年
又号观沧居士，安徽霍邱县河口镇人，海门厅同知
王宾次子。1892—1912年间，王潜刚先在天津小
站任粮食提调，后任山东省粮食局总提调，又任湖
北省毡呢厂兼官纸官报总局办。辛亥革命前夜，这
都是重中之重的岗位。其间，王潜刚除了忙于工作
之外，还遵老师张謇之命，秘而不宣地完成了一桩
助力改朝换代的差使。

1909年底，在京城宪政运动失败之后，时任江
苏省谘议局局长的张謇组织十六省同志请愿会，将
推动立宪的希望寄托到袁世凯身上了。随着辛亥
革命发生与发展，他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让宣
统帝退位。差不多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
方政府，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势力，双方一直
为中华民国定都地址、总统人选、宪章起草、组阁人
员等诸多大事争论不休，各执一词。当此之际，急
需有人在南北两大阵营之间巧作斡旋，进而得到双
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当时，居中斡旋者有几位大佬，张謇也是其中
之一。其原因有三：一是张謇的社会知名度和地位
很高；二是张謇极具见微知著、审时度势的观察判
断能力，此时他对腐败无能、江河日下的清政府彻
底绝望，政治上主张实现共和，而且被一致拥推为
南方临时议会的实际召集人；三是他曾是袁世凯青
年时期的老师，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
生之间庶几可以敞开心扉。退一步讲，张謇的意见
即使袁再不入耳，至少不会一点不给先生面子。

然而，此时的张謇、袁世凯师生之间隔阂已
深。这缘于袁世凯在朝鲜兵变平息后，急于接管吴
长庆军权，被张謇斥为“过河拆桥，乃小人也”，两人
不相往来已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就在这时，张謇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弟
子王潜刚。

王潜刚之父王宾，是少年时期袁世凯的启蒙
老师，对袁有知遇之恩；王潜刚出生在袁府，于袁
世凯而言算是世交；王潜刚入仕多年，在官场历练
已游刃有余，能随机应变。更重要的是，张謇觉得
他品行端正，是可信之人，由他当密使，向袁世凯
传递信件，并进一步窥探袁的意图，既稳妥又不至
走漏风声。

管劲丞先生撰有《张謇于辛亥年派往袁世凯
处的两个信使》一文（载于《张謇轶闻》第43页），
较详细介绍了王潜刚当信使的经过以及对此事的
基本判断。文章开篇写道：“辛亥革命，南北议和
之际，张謇曾先后派遣刘垣和王潜刚两人面送密
函给袁世凯。”又写道：“王潜刚带去的那封信，
《九录》《传记》都不载，致袁内阁电，‘饶生当到’
下云‘前以鄙意为公拟内阁组织之预备，顷之所
见，更电请采择……’，足见前信所谈，主要系以所
拟内阁组织人选，名单送袁。推想当初，袁意盖属
张出组内阁，张则为拟具名单，而己除外。”

可见，王潜刚为张謇传送给袁世凯的密信内
容，是张謇为中华民国拟出的组阁人员名单，但他
自己除外。这可是天大的秘密，处理不当，要引发
轩然大波的。

庄安正先生《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中“张謇与
黄兴”一节写道：“1921年1月1日，张謇应邀自上
海到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政府的组建，开启了张謇
与临时政府合作的历程。”又说：“请求黄兴提供体
现王潜刚专使身份的‘护照’，以便派遣王潜刚往北
京与袁世凯联络。”

前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会长高广丰先生，在《王
宾论略》一文中也写道：“……张謇为维护统一和安
定进行南北调和时，派到北京与袁世凯联络的便是
王饶生。”

张謇与袁世凯两人暌别多年后再次会晤，为了
民族大业，尽释前嫌。此后，张謇对袁的看法大为
改观。经深思熟虑后，他决意力挺袁为中华民国总
统人选，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张謇
与孙中山谈话7天之后（1912年1月10日），他发
电文，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报袁：“甲日满退，
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在清帝退位的第二
天，张謇立即辞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加
入了北京政权。

王潜刚为张謇当信使
□王其康

有关南通师范的一篇演说辞
□赵鹏

我目睹独具清真特色的南通回民
饭店1972年开业，看到1988年更名为
民族饭店，看到后来饮食服务公司撤
销，民族饭店于2002年歇业。作为妻子
是回民的老南通人，总难忘怀南通城里
只有这里才吃得到的独具风味、价廉物
美亲和百姓的凉拌面和炒面。我有幸采
访到开业之初的1972年10月就到回
民饭店点心部的李洁华先生，他介绍
说：那时店内有两位姓庄的师傅，一位
专门手工制作刀切面非常好，一位每天
早晨6点到10点下麻油切面，他能做
到入锅上百碗而汤不混浊、保证面条筋
道好吃。那时（劳动模范）杨春林师傅夏
天制作的凉拌面、冬天制作的炒面在南
通市名气很大，他用的全是本店自制的

手工刀切面，先要蒸一下再取冷水冷却，
接着用棉籽油均匀拌和，这样才不会打饼
粘连在一块，另炒绿菜叶再与炒面混合，
加葱花胡椒等佐料，即可分盆出售了。笔
者记得那时吃过几次，确实油汪汪外形好
看，上口也酱香油香葱香椒香沁人心脾。
由于那时市食品公司最多时每月要专供
回民饭店有近千斤的特批麻油，刀切面下
好淋上浓浓的小磨麻油，面当然是香味扑
鼻，是其他店里吃不到的了，好多回民都
与我一样对此都留有深刻印象。

南通地区历史上名声最大的面条当
属“曹顶面”，或称“曹公面”“小刀面”“南
通跳面”。相传明朝抗倭英雄余西古镇人
曹顶，在嘉靖年间于通州城通往狼山的路
旁开设个面食店，当年狼山香火鼎盛，此
店生意兴隆。原来全凭双手擀面，有一次
他看到村民用大铡刀切草喂牛从而启发
了他，于是想出在特制的矮桌上，擀面杖
一头系在牢固的麻绳扣上，制作者坐在长

擀面杖的另一端，下置面案，木杠压在和
得极硬的一大块面上，随着晃动的惯力，
身体随之边揉边跳，力度加大、速度加快。
由于面团经强力压制，变得十分筋道、极
有韧性、条条不断，下于锅中入味又出味，
吃起来滋味十分丰满。2020年10月15日
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
会上，“2020江苏十大面条品牌”公布南
通曹公面榜上有名，作为老南通人，当然
十分高兴！

而出生于如皋的文学艺术大师李
渔，也曾发明了两款别出心裁的“五香
面”和“八珍面”，这就鲜为人知了，但它
确确实实记录在其《闲情偶寄·饮馔部》
里。李渔说：“南人食切面，其油盐酱醋等
作料，皆下于面汤之中，汤有味而面无
味，是人之所重者不在面而在汤，与未尝
食面等也。”他认为汤有味而面无味，等
于没有吃面条，这是很大的缺憾。但“予
则不然，以调和诸物，尽归于面，面具五

味而汤独清，如此方是食面，非饮汤也。
所制面有二种，一曰五香面，一曰八珍
面。五善膳己；八珍饷客，略分丰俭于其
间”。那么这自己吃的“五香面”是怎么制
作的呢？是先将椒末、芝麻屑研细加入到
面里，再用酱醋及笋或煮蘑菇虾的鲜汤
当拌面的水，擀了极薄切极细，然后在滚
开水里快速下好，面条浓香由内向外发
散，当然吃得满肚的舒畅了。

而他用于待客的“八珍面”又是如何
制作的呢？他说：“鸡、鱼、虾三物之内，晒
使极干，与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四物，共
成极细之末，和入面中，与鲜汁共为八
种。”“鸡鱼之肉，务取极精，稍带肥腻者弗
用……加鸡蛋清一二盏更宜。”直是不惜
工本，这与南通回民饭店凉拌面、炒面、曹
公面相比，当然质量最高、味道绝佳了。可
惜李渔的这创意发明，可能是制作太烦
琐、成本太高，现在无人去做，没有能流传
推广开来，许多南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

老南通的特色面条
□安铁生

关羽被后世尊奉为“武圣”“关
圣帝尊”等，各地都建有关帝庙。
通州二甲镇的关帝庙约建于清光绪
初年（1875），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当时，二甲镇的土布业已颇
具规模。土布业是尊奉“关圣帝
尊”的，便把从各布庄收取的“布
厘钱”（亦称桥庙缘）聚集起来，在
二甲镇西南隅建造了关帝庙。与别
处的关帝庙不同的是，这座庙与城
隍庙建在一起。

关帝庙占地近4000平方米，山
门朝东，门前有南北通道，向北通
往二甲河，向南可通海界河。山门
前偏北处有一顶木桥，供众人来往
之用。山门两侧各排列旗杆四根，
三面院墙。进山门是三间半长的楼
房（两层），楼背面正中朝西是两大
间的万年台，供庙戏和愿戏所用。

楼南侧朝北三大间为“同善
堂”（专供停放在二甲经商的外地人
死后待葬的棺材之用）。万年台向西
是一块大空地，每逢演戏时可容纳
观众一千人左右。

空地西边朝东一埭高大的房屋
就是关帝大殿了，大殿左首为文昌
宫，右首是财神殿，财神殿南首是
一座小六角字纸亭，整个关帝庙有

大小房屋21间。
山门楼房的中间，大门突出楼房

两米，正门屋檐下大匾竖写“关帝
庙”三个大字。进大门右侧有泥塑马
伕牵赤兔马，马高 2.5 米，人高 1.7
米。楼底层南北两大间供各户存放空
棺材。楼上及万年台平时关闭，到演
戏时方才打开。

进山门朝西经过大空地即到关帝
殿，殿前石阶，殿门外屋檐下大匾上
横书“天平大帝”四个大字。进大
殿，可看到神龛中安放的关圣帝坐
像，金装，头戴冕旒，手执圭，高1.5
米，上首王甫拿枪，赵果执鞭，下首
周仓持大刀，关平捧书卷。全是泥塑
彩绘立身，高2.2米左右。

大殿南边间为财神殿，殿前匾上
为“善人自富”四个大字。神龛中央
是财神爷坐在元宝上，高1米，左边是
招财，右边为利市，约高60厘米，泥
塑立身。北边一间是文昌宫，神龛内
文昌坐像，为泥塑彩绘，高1米左右，
两侧四个小菩萨，均高70厘米，泥塑
立身。

文昌宫北山头隔一条小弄是朝南三
间的雷祖殿。神龛内为三只眼的金装雷
祖坐像，高1.3米。西首间，右边为痧
痘二神，坐身，泥塑彩绘，高 80 厘
米。左边为火神，坐身，泥塑彩绘，手
拿弓箭，高 1.2 米，前面为两个小菩
萨，一个拿火鸽，一个拿葫芦。以上神
像的塑造为特聘宁波绍兴帮客师。

关帝庙内，凡大菩萨都安放在神
龛内，神龛前都摆放案桌，有香炉烛
台签桌（求神讯问凶吉），案桌前放钱
柜 （供求神出香火费及献钞助缘之
用），柜前放拜垫。

大殿内，二梁上朝东的大匾上是
“浩然正气”四个大字，里架二梁朝东
的大匾上为“义薄云天”四个大字。
另有张謇书赠“天汉声扬”，丁大年
（即丁松斋，曾任阜宁县知县） 书赠
“德配天地”两块大匾。还有周家禄
（字彦升，川港人，优贡生，时在二甲
镇陈氏家塾处馆授徒） 题关帝庙楹联
一副：“别院绿桑高，晓日犹擎车盖
影；闲庭芳草遍，春风先染绣袍痕。”
此联既重词章，又具辞采之丽，是不
可多得的题祠庙联语。

大殿内，上首设钟鼓架，架顶托
直径1米的大鼓，架下挂2.5米高的大
钟。大殿两边都装配了格子门。

1916 年 4月，该庙内办起了余西
市第十三国民学校。1928年，二甲镇
上的三所初级小学并入该庙内，建立
了二甲小学。以后，随着小学的扩
大，庙的规模也逐年缩小，到了解放
前夕，停止了活动。解放以后，随着
教育事业的发展，原关帝庙的房屋拆
除的拆除，改建的改建，只有两棵老
态龙钟的龙须树仍是当年的遗物。

现在再来说说城隍庙。城隍庙的
前身是城隍堂，设在原新市场 （现新
市街）“季复茂”染坊南边的一个土墩

上，彼时二甲镇刚形成，没有什么市
面，距今已有200多年，时在清嘉庆年
间。

城隍庙也建于清光绪年间，位于关
帝庙的西北，庙屋共十三间，占地约
1300多平方米。从关帝庙文昌宫的北
山头弄堂向西北不远，即为城隍庙的山
门。

城隍庙内的主要建筑为坐北朝南四
大间瓦屋，东首一间内城隍爷行身，坐
太师椅 （此塑像为每年庙会出会用），
室内有城隍娘娘，另设卧铺一张。另外
三间，当中一间是城隍大殿，神龛内为
城隍爷坐身，彩色油漆，高2米。上下
首为文武判官，立身，彩色油漆，高1.5
米，神龛前大匾上书写“威灵显赫”四
个大字。正殿屋檐下悬挂大算盘一个。
东边一间内，东南角神龛中为泥塑金装
坐身巫老爷，高 1.6 米。龛前是案桌。
朝外神龛内是金装立身观音菩萨像，高
70厘米。另有东皂班三尊，泥塑彩绘立
身，靠东壁朝西，身着蓝色长袍，高2.2
米，太尉着蓝袍，巫老爷着白袍，后有
坐椅，供出会时用。靠西壁朝东有西皂
班三尊，泥塑彩绘立身，高2.2米，身
着蓝袍。太尉殿西山头稍南，有四间朝
东屋，为法僧宿舍和厨房。

城隍庙前有近 100 平方米的大天
井，天井南是一座明三暗五的“接官
厅”，两边为厢房，中间为客厅，专供
来往官员或上、卸任官员过境歇息用。
关帝庙、城隍庙共有山田六亩。

二甲的关帝庙和城隍庙
□王士明

1918年10月18日《南通新报》的
“专件”栏，刊载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
《徐大总统就任之宣言》，其时正值徐
世昌就任大总统，报纸刊此文，自然是
表示对此的重视。另一篇的标题为
《南通代用师范学校双十节演说辞》，
南通代用师范学校，其实就是张謇创
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只不过是进入民
国后受省府令改的校名而已。将这篇
演说辞放在“专件”栏刊布，显然也是
突出其重要性，只是不知何故，演说辞
却没有署作者名。从这一时期所残存
的几期该报“专件”看，所刊文章都是
有署名的，并且基本是外地重要文章
的转载，所以这个不署名者就成为一
个独例，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
问，即演说者究竟是谁。

我曾试图寻找地方报纸，看看有没
有关于师范校这次双十节纪念会的报
道，猜想如果有报道，一定会提到谁在会
上作过演说。遗憾的是竟一无所获，所
以对这个演说者，目前只能靠推测。

既是推测，按照常情，这个演说
者，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张謇。为此细
加分析，也觉得不无道理。一来，南通
代用师范学校此时的校长就是张謇，
以他这身份最合乎来校演讲；二来，张
謇当时人正在南通城，所以也没必要
让其他人来代表演讲。如果进一步看
看演说内容，其视野和识见，也感觉此
讲非张謇莫属。

这一演说回顾了辛亥革命后，民国
政府所历七度双十节的翻覆变化，看到
当时国内南北军事对峙的严峻局面，也
注意新任总统对国家大治的期望，由此
强调“国本在民”，认为“本体不摇，客气
自去，精神内复，疾病外除”。至于实
业、教育，也要各求其本，提出“业教育

者，专精于教育，即为救国之本图”。最
终拈举师范校校训的“坚苦”和“忠实”，
谓为“最精之微言”。并由此申说：“今
日之患，不专在战祸之未已，而在学业
之未明。苟教育之不得其本，无忠实、
坚苦之真识，则战祸即止于今日，生民
之患将无有已时也。故可久可大之事
业在教育，而成此事业者，在从事教育
之人。苟不人人能坚苦，能忠实，天下
尚有不能战胜之事乎？”同时更说道：

“阳明先生言，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
难。学者睹阽危之世局，即当反己自
省，先治其心，以立一止乱根本之地，确
乎不拔，然后可以成己成物，达己达人
也。移风易俗，拨乱反正，皆基乎此。”
整个演说，紧紧围绕一个“本”字，而“国
本在民”就是其核心内容。所讲内容之
语重心长，也符合张謇的口吻。再说，
师范校的校训本就是张謇所定，如果他
人在演说中拈举，必然要说及制定者的
名号，只有张謇才无此需要。演说辞只

说“本校校训所谓坚苦、忠实者，为最精
之微言”，不及校训制定者，就此也能证
其出自张謇之口。

注意到该演说回顾民国四年筹安
会起到洪宪帝制之事，只说“内之国体
思变于权奸，佥壬宵小思并此日国庆之
名亦议停之”，却绝不提袁世凯之名，这
也符合张謇的认识。当年袁氏“驾崩”，
张謇闻讯就曾感慨：“三十年更事之才，
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
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
抑人之自为而已。”如此说法和演说中
怪罪“佥壬宵小”正是一致的。就凭这
一点，似乎也可为推测张謇是演说者更
添一个旁证。综合诸多推论，我更倾向
此演说者就是张謇，于是，这演说辞就
将是《张謇全集》失收的一篇佚文。

至于这篇演说辞何以不署名，我觉
得可能并不是要故意回避什么，因为看
报纸本栏的排版，已经是非常挤轧，估
计是作者名字实在排不下了。

《南通新报》上的《南通代用
师范学校双十节演说辞》


